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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俄羅斯為慶祝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舉行了盛大的紅場

閱兵，劉少奇之女劉愛琴等6位中國老兵的後代亦在受邀行列。這

位經歷過中國抗日戰爭顛沛流離、又渡過了蘇聯衛國戰爭困苦坎坷

的耄耋老人在對話本報記者時，表情安靜淡然，但當她談起莫斯科

紅場閱兵以及即將到來的抗戰勝利日天安門閱兵時，依然有些激

動。「70年的和平不易」，她追憶衛國戰爭時那些炮火紛飛的歲月

時感歎道，「不覺得悲苦，但戰爭可恨，希望全世界能一起堅守勝

利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見證戰爭見證戰爭亦見證勝利亦見證勝利

劉少奇之女憶二戰劉少奇之女憶二戰：：
不悲其苦不悲其苦 不忘其恨不忘其恨

■1949年8月，劉少奇在莫斯科同兒子劉允斌 (右一)、女兒
劉愛琴 (左一) 及朱德女兒朱敏 (右二) 合影。 網上圖片

■劉少奇與兒子劉允斌、女兒劉愛琴
在一起。 網上圖片

■1949年，劉少奇訪問蘇聯期間在
莫斯科賓館的辦公室裡。 網上圖片

■1941年，蘇聯少先隊輔導員在給
同學們講課。後排左一是劉愛琴，當
時只有14歲。 網上圖片

提及父親劉少奇，劉愛琴流露出夾雜着小兒女嬌態的敬畏神情。她評價道，
「在我心裡，父親是個正直的人物，他還是個心胸豁達、一心為人民的人，滿
腦子想的都是如何治理國家。他時常拿自己的標準要求我和哥哥，我非常願意
聽他的話，但真的無法達到他的境界，能做到父親那種程度的堪稱偉人，我讚
揚他。」
雖然與父親相處時間不長，但畢竟父女連心，即使在分隔兩地的日子裡，也
沒有停止過擔心。因為無休止的戰爭，蘇聯兒童院的所有孩子都跟中國斷了聯
繫，偶然一次在廣播中聽到新四軍「從延安出發、去向不明」，劉愛琴當時就
嚇哭了，「又沒有聯絡方式，也不知道他還活着沒有，一顆心煎熬得難受，可
是又不敢跟哥哥說。年少時總是很叛逆，其實我一直都很擔心父親。」
回憶往事，父親跟女兒聊得最多的是學習，經常事無巨細地進行指導監督，
從該看什麼書到寫字不要連筆，從該說什麼話到該交什麼朋友，雖然父親很關
心她，也經常在政治上指導她，但從小就討厭束縛的活潑少女不由得抱怨規矩
太多。劉愛琴有些出神地說，「其實，我還是非常珍惜跟父親在一起的時光，
短暫但暖心。他對我的嚴格，一生受用。」

在周恩來總理的幫助下，費盡周折
才輾轉回到延安與父親相聚的劉愛
琴，不得不在1年後隨哥哥劉允斌和
其他2位共產黨領導人後代，共同踏
上了前往蘇聯國際兒童院的道路。
「當時父親問我和哥哥知不知道蘇
聯，我們搖頭，他又說那是一個真正
由人民、工人階級掌權的國家，我們
在那裡會認識各國共產黨的後代，還
能讀書上學，」她回憶稱，「周總理
有次去蘇聯看望我們時也說要好好學
習，掌握本事，還要建設新中國，所
以我們1949年到1952年畢業的那批
孩子後來都回國了。」
一行幾人從延安出發，先後經過
西安、蘭州、烏魯木齊。正值無憂
無慮、貪戀新鮮的年華，劉愛琴並
未覺得路途遙遠艱苦，反倒是一路
邊走邊學俄語，3個月下來竟也掌握
了不少，「在烏魯木齊停留了一個

多月，等到周總理才又一起乘飛機
到了中蘇邊境，在那裡第一次體驗
了西餐，當時只覺得刀叉有趣極
了，倒也沒覺得彆扭。」她用愉快
輕鬆的語調回憶這段經歷，似乎真
的是少年不識愁滋味，連在戰爭時
期遠赴他國，亦覺得充滿了未知的
樂趣。
到了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性格

開朗活潑的劉愛琴更是如魚得水，
迅速融入了學校生活。「蘇聯政府
很重視對共產黨後代的培育，教課
的老師也都是精挑細選出的教育
家，同時又擅長多種藝術課程。」
講到這裡，這位耄耋老人臉上浮現
出一絲驕傲的神色，「雖然手風
琴、鋼琴、球類運動我都積極參
加，但最大的收穫還是學習了芭蕾
舞，這讓我現在也挺胸昂首、腿腳
靈便。」

已88歲高齡的劉愛琴一直高舉着父親劉少奇及哥哥劉允斌的肖像，全程參與
了俄羅斯慶祝衛國戰爭勝利的紅場閱兵。

紅場面積只有天安門廣場的 1/5左右，「前前後後走了五六公里，」劉愛琴
總覺得太短，「走過一遍之後我們幾個又返回去，想要再重新來一遍。」走過
紅場時，舊事彷彿電影膠片般一幕幕閃過劉愛琴的眼前，似乎每一步都浸染着
過去的影子，那些青春雀躍的、炮火轟鳴的、飽含淚水卻又凝聚希望的記憶，
又一次浮現在這位老人的腦海中。「當年慶祝衛國戰爭勝利，就是在紅場；後
來戰爭平息上了大學，逢年過節也會跟同學們去紅場遊行；現在以中國老兵的
身份再次回到這裡慶祝勝利70周年，感覺五味雜陳。」劉愛琴動情道。

憶衛國戰爭：勝利來之不易
被紅場閱兵勾起了過往回憶的劉愛琴，向記者講述了那些戰亂的日子。1941

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忽然撕毀「巴巴羅莎」協定，對毫無防備的蘇聯不宣
而戰，僅1個月就達到了莫斯科郊區，速度之快、殺戮之狠讓整個蘇聯人民都驚
慌不已。「窗戶上貼了膠條，睡覺也不安穩，總能聽到炮火聲，天不亮就開始
聽到廣播，其中有兩次我們聽到莫斯科差點被佔領，心裡怕極了。」她描述當
時稱，「即使是見慣了炮火的自己，也不免為那次戰爭的恐怖感到顫抖。」
戰爭剛開始時，德軍的飛機幾乎每天都在兒童院附近的上空盤旋，劉愛琴
稱，那時候像哥哥那樣的大班孩子們要分批在房頂、門口值班，隨時觀察飛機
的動向，而中班的孩子們則負責保護更年幼的孩子們撤離，「飛機只要一來，
我們就立刻一人領着一個孩子往防空洞跑。」因為戰爭的特殊性，兒童院裡不
少德國同學也蒙上了「德國鬼子」的陰影，但劉愛琴並不把他們當作敵人，
「老師專門講過，他們也是共產黨的後代，跟侵略我們的德國兵不一樣，有些
德國男生還會上戰場去打德國兵。」
隨着戰爭的加劇，符合年齡的男同學們參軍上了前線，而兒童院的女孩子們

在學習之外，也擔起了照顧傷病戰士的重任。日子隨着戰爭時間的拉長變得更
加難熬，為了吃飽，假期裡的劉愛琴和同學們還會到農莊收莊稼、割麥子、挖
土豆、刨胡蘿蔔，每個人手上都裂開了血口，但無人叫苦喊疼。經歷了那段時
期的劉愛琴是倔強而樂觀的，雖然敵人的轟炸機隨時會摧毀一切，飢寒交迫的
煎熬又似乎永無盡頭，但她始終相信，希望永遠存在。
整場戰爭的轉機發生在1942年初，據她回憶，位於莫斯科以東300公里的伊
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當時已經岌岌可危，全校師生開始打包必需品，準備第二天
一早全部撤離到後方。「老師叮囑說晚上不要脫衣服
睡覺，隨時準備提前撤離，那一夜睡得也不安穩，到
天光也沒有撤離的動靜。後來，住在1層的男孩子們
忽然跑到2層，邊跑邊喊『不走啦！不走啦！敵人打
跑了！莫斯科保住了！』我們愣了一會兒，立刻歡呼
起來，『烏拉！烏拉！』那次之後，形勢就開始好了
起來，至少讓德國人知道，佔領莫斯科並不容易。」
講起這段回憶，劉愛琴依然沉浸在喜悅中，對記者揮
舞着雙臂，彷彿回到了1942年初的伊萬諾沃。

武器今非昔比 勸日慎重反思
經歷過戰爭的人，必不願再次提起傷痛，更不願重

蹈覆轍，這樣慘痛的經歷，一次已經足夠，劉愛琴皺
起眉頭一字一頓地說，「真的再也不要戰爭了」。戰
爭何其苦，卻能不以當時之苦為悲；和平何其幸，卻
也不以今日之幸為喜。她認為，二戰之後能保持那麼
多年的世界和平，是當時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此
現在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十分有必要，勝利來之
不易，和平更需堅守。「現代武器跟以前不一
樣，再有戰爭的話，地球都將不復存在了，」她
憂心地說，「這麼多年沒有戰爭，值得慶
賀，但是希望心胸狹窄的日本極右分子也
能深深反思，再發動戰爭對任何人都沒有
好處。」

讚父親心胸豁達讚父親心胸豁達 以國為先以國為先

■■劉愛琴與朱德家劉愛琴與朱德家
人等高舉毛澤東人等高舉毛澤東、、
劉少奇劉少奇、、朱德等人朱德等人
的肖像走過莫斯科的肖像走過莫斯科
紅場紅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劉愛琴與記
者一同觀看香
港文匯報關於
紅場閱兵的報
道。她希望日
本極右分子也
能深深反思，
再發動戰爭對
任何人都沒有
好處。

羅洪嘯 攝

回到延安與父親團聚之前，劉愛琴兒時的生活可謂是多
苦多難。因父親領導的工人運動失敗，剛剛出生的她就無
奈地被送到了湖北武漢一位工人家中，可沒過幾年，受生
活所困，劉愛琴被賣給了一戶拉黃包車的人家做童養媳。
她回憶稱，「當時工廠開除了好多人，養父母也在其

列，我們在漢口流浪了兩三年，討飯、織襪子。有天養母
送我到另一戶人家，說這裡有飯吃，當時並不知道被賣
了。」當了童養媳後的劉愛琴，生活更加悲慘，挨打挨罵
成了家常便飯，直到1938年被周總理找到，送往延安。即
使是經歷了「不把人當人看」的童養媳生活的她，也絲毫
沒有怨恨，到延安後甚至還一度想說服父親把養父母接
來。「知道他們拿着賣我的錢去鄉下買了地，但還是覺得
他們對我很好，當時跟父親說，『你一走七八年沒音訊，
人家也是生活所迫』，但父親心疼我，沒同意接他們過
來，」她說，「從蘇聯回來後我找過他們，但不知道姓名
沒能成功。」

未記恨童養媳之坎坷

劉少奇長女劉愛琴
人

物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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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不識愁滋味
輾轉延安赴蘇

劉愛琴，1927年生於湖北漢口，劉少奇長女。出
生後即交給漢口一工人家庭撫養，曾當過童養媳。
1938年被黨組織找到，回延安與父親團聚。1939
年和哥哥劉允斌一起赴蘇聯，進入莫斯科莫尼諾國
際兒童院、後轉入伊萬諾沃兒童院學習，曾全程經
歷了蘇聯衛國戰爭。

於1946年考入莫斯科通訊技術學校，學習經濟
計劃專業。1949年與秘密出訪蘇聯的父親劉少奇一

起回國，後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1953年分配到國家
計委綜合局工作。1958年報名到內蒙古邊疆工作。先後在
河北師範大學、北京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擔任俄語教師、副
教授。 朱燁整理


